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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篇論文大致是選擇了幾首我讀來特別有味道的東坡詩作來做賞析，和進一步的討論。我讀來最有感動多數是東坡寫給弟弟子由的詩作，字裡行間那種深厚、真摯的情感，讓我著實的感動。因為此次是到杭州市位於西湖附近的浙江大學進行交流，而杭州是東坡待了好一陣子，也非常喜愛的一個地方，故文中也選了《飲湖上初晴後雨》這首詩，藉由自己身在杭州的親身感受，去體驗並賞析東坡的詩作。在西湖邊，看豔陽高掛，荷花綻放的西湖；看飄著濛濛細雨，湖面圈圈漣漪的西湖；看杭州人的西湖，看白蛇傳雷峰塔的西湖，再回來看東坡眼中的西湖，那是多麼不同的一層體悟！
正文：
《和子由澠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鴻爪，鴻飛哪複寄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這首詩寫於嘉佑六年(1961)十一月，這一年正是三蘇父子進京赴考之年，蘇軾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而弟弟蘇轍則為四等，除商州軍事推官。由於父親年歲已大，所以由蘇轍留在京城就近照顧父親，而蘇軾則離開京師附鳳翔任。兄弟兩人情感深厚，可以從蘇軾《詩集》卷四《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二首》其二：「鄭西分馬涕垂膺」看出，蘇軾雖然情感豐沛，但是從蘇軾的文學作品中能找到讓蘇軾流淚到「涕垂」的事情卻是不多，在《潁州初別子由二首》「別淚滴清潁」(其一)、「遠別涕沾胸」(其二)，就都有寫到他念起弟弟蘇轍時的那種想念和不舍，由此可知蘇轍這位弟弟隊在蘇東坡心中佔有多麼重要的地位；蘇轍也曾說過蘇軾於他是如兄如父，如今因為仕途需要兩地遠別，分開時那依依不捨之情自然難以言說，兄弟倆人馬上別過之後還各自在馬上賦詩寄之，寫下彼此心中的那份關心及不舍。蘇轍《欒城集》卷一中的《懷澠池寄子瞻兄》雲：「相攜話別鄭原上，共道長途怕雪泥。歸騎還尋大樑陌，行人已度古崤西。曾為縣吏民知否？舊宿僧房壁共題。遙想獨遊佳味少，無言騅馬但驢嘶。」以上就是後來蘇軾過澠池時回信內容的依據。
    此詩首聯即點出了東坡的心情，與父親和弟弟的分別讓他不禁感歎人生難免幾度離別，就如飛鴻踏雪泥一般，人生的蹤跡轉瞬間就會湮滅，接著頷聯和頸聯順著弟弟蘇轍原作中的人生體悟來寫，東坡認為再怎麼困苦艱難的事，在人生長流中，也只不過會在人生蹤跡中留下輕輕的痕跡，當人生再度展翅高飛，飛往下一個目的地時，這些執著和眷戀卻又能夠造成多少牽絆和影響呢？嘉佑元年時，蘇軾和子由進京赴考時曾在奉閑寺壁上作題，僅僅幾年光景，原來寺中的老僧已過世被埋葬；而他們當時所題的字也已不在。嘉佑二年四月七日母親程氏過世，父子三人倉皇返蜀服喪，守喪後父子三人由陸路返回京城，路途雖然險奇辛苦，但父子三人一路上吟詩談笑，卻也別有一番趣味。
    回顧初出蜀地任官，到母親過世又再度出蜀任官，如今又與父親和弟弟分隔兩地，這樣「飛鴻雪泥」的光景，讓蘇軾在詩的末聯提醒蘇轍莫忘「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的日子，因為他是多麼珍惜著可以和她們一起相處的那段日子！
《飲湖上初晴後雨》(選一)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遇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這首詩我在中學時就讀過了，看題目大概就可以看出東坡是在描寫西湖在晴日和雨中的美景，但是這次來到杭州，實際的品味西湖，卻又和書中讀到、腦海中所想像的西湖美景有另一番不同的風味，腦中想像陽光和煦的灑落在西湖的水面上，波光粼粼的湖面交映出晴空萬里的水空山色，相互錯落的藍色和綠色交織給人一種夏日豔情的感受；雨中西湖亦不遜色，山色雖然被濛濛細雨若隱若現的遮掩，但是這樣灰白的風貌卻讓會讓人越看越發有奇意，這樣多變的西湖，是怎麼也不會煩膩的，就像是傾國傾城的美女西施，因為本質是美麗的，所以不論是濃妝或是淡抹總是讓人覺得合適、妥當，令人喜愛。
    而自己在西湖湖畔所感受到的西湖的確就是如此美麗，但是多了「溫度」，在晴日的西湖是溫暖、有熱度的；而雨天的西湖則是涼爽、舒適的，搭配東坡美麗的詩句描述，一邊體驗著西湖的溫度，這樣去認識西湖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啊！東坡除了明寫西湖美景之外，還用暗筆寄寓了他初識愛妾朝雲的感受。東坡因反王安石新法而被貶杭州通 判，在一次與友游西湖的席宴中，清新脫俗、聰穎巧慧的朝雲在眾多濃妝豔抹的歌妓中受到東坡的注意，湖景佳人的靈感讓蘇東坡留下了這首詩供後人得以細細的感受西湖美景，遙想朝雲美麗的姿態與容貌。
《予以事系禦史台獄，獄史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受獄卒梁成以遺子由》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
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
柏台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
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驚湯火命如雞。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
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這首詩寫于元豐二年(1079)十一月，蘇軾是在該年的八月因「烏台詩案」入獄史台獄，題目有寫，因為在獄中受到獄卒不人道的欺淩，自忖將死，怕自己再也見不到子由，便寫下此訣別詩以告蘇轍。這首詩用情至深，至今讀來仍是震情動心，面臨生死關頭，蘇軾將其所在意和關心的都記錄在兩首詩中了，他首先自謝未能忠君報國之憾，接著想到自己的家人孩子都還借宿在弟弟子由的家中，對於自己一再的貶謫給弟弟所帶來的麻煩，他感到十分的愧疚和抱歉，對於自己的後事他無所牽掛，但是想到可能無法完成和弟弟「夜雨聯床」早日退官求隱、返鄉閒居的約定，他不禁黯然傷神，他在第一首詩的末聯清楚的表達他對於蘇轍這個弟弟的疼惜，並相約下輩子，甚至生生世世都還要再當兄弟。
    隔著獄中狹窄的欄杆看著外邊廣闊天空中的月光，東坡不禁在道出他在獄史台所感受到的陰森冰冷，在夢中牽縈掛念的是想要返家，然而歸隱之途卻雲霧繚，根本看不到可以平安返鄉的希望，這時的他想起之前想要隱逸山林之中的願望，於是他將自己容易受到驚嚇、害怕再被人捕殺的心情用麋鹿來比擬，更具象、巧妙的借用了麋鹿害怕人群捕殺，易受驚嚇、喜歡獨自隱居在山林的性情來表現自己心中的感受，他終於對自己一再的被誣陷詬害以至於入獄遭獄卒審逼感受到命在旦夕的驚慌和惶恐，他在《書南史盧度傳》中曾道：「親歷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在這個生死交關之際，他的害怕和情況的緊急一韻道出。但是胸懷寬廣的東坡不在此刻怨歎命願對他是如此的不眷顧，反而在這個時候擔心他死後膝下孩子和妻子無人可以加以照顧，自己也沒有為他們留下些什麼可以讓他們好好過生活的準備。「百歲」二句，蘇軾曾自注：「獄中聞湖杭民為余作解厄齋經月，所以有此句也。」讓我不禁感歎東坡的心竟可如此廣闊了，包容著世間萬物，臨死之前依舊讓他牽掛的是那些過著苦不堪言的生活卻沒有人可以替他們發聲的百姓們，這樣的一位以命在旦夕卻不忘百姓的好官，難怪會為曾任官職的在地子民們稱頌至今仍以東坡在此為官他的建樹和言行事蹟為傲。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複用前韻二首》
百日歸期恰及春，餘年樂事最關身。
出門便旋風吹面，走馬聯翩鵲啅人。
卻對酒杯魂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
此災何必深追究，竊祿從來豈有因。
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
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
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幾維摩病有妻。
堪笑睢陽老從事，為余投檄向江西。
    此兩首組詩作于元豐二年(1079)十二月，是用《予以事系禦史台獄，獄史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受獄卒梁成以遺子由》絕命詩的韻腳寫成，兩詩相互對照來看，可看出東坡在經歷「烏台詩案」出獄之後的心境轉折，「詩案」所帶給東坡身心上的打擊，讓東坡的人生境界又往上提高了一層。東坡出獄正值冬季，天氣雖然寒冷但遠比不上獄中陰暗、折磨痛苦所帶給東坡的心寒，因此出獄之後，雖然冷風吹來東坡卻感覺彷佛春風拂面一般，此時的東坡已經四十四歲了，在經歷了如此生死關頭之後，他心中知道人生有限，世事無窮，不知道何時會再遇到未知的危險及災難，所以他決定要好好把握人生餘下的年歲所能夠擁有的快樂。心情輕鬆了之後連身子也都輕了起來，騎著馬兒可以感受到因速度之快而生的爽風和喜鵲啼叫所帶來的祥兆，東坡此時胸中的輕快就在此用動物具象的形容出來了。後兩句東坡是自嘲也是自慰，舉杯欲飲，這一切就仿佛作了一場大夢，這場人生大夢虛幻而真實，僅用「夢」一字，東坡就接讓我感受到他縹緲虛無的人生經歷仿佛就這麼歷歷在我目，恍惚無法捉摸的時間轉瞬消逝，那種感受深刻的被刻劃在我的心中。此時的他對於自己的文字和學問休養仍是充滿自信的，他心明白他不必再執著於官宦仕途上的不順利，因為一切的災禍都是由於對功名利祿的苦心追求所致，就因為他有了這樣的體悟，才會覺得自己一生所經歷的這片官海浮沉就彷佛是一場夢，看開一切的他也才可以在冷冽的冬天中就提前感受到春天要來臨前的一絲溫暖吧！
    才寫完上面一首詩，東坡馬上寫道：「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文字是讓他招惹災難最大的原因，但是有事暢快直言，不喜歡處心積慮的東坡卻沒辦法隱藏自己的情感和想法，遇事仍是直抒胸臆，才從獄中獲釋，又不甘寂寞的寫出了此詩，「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一韻雖然是引用典故來隱喻自己的心情，但若是落入朝中有意操弄之人之手，可又免不了一頓貶謫甚或牢獄之災啊！
第一句或許還可能稱不上是謗書，因為「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還有些正面的涵義，但是第二句卻很容易被小人曲解為皇帝因喜好玩樂而誤了國家大事，雖然東坡是欲表達自己不願再舞文弄墨，遭致牢獄之禍，但再離譜的構陷，只要有意，又怎麼會怕沒有把柄呢？後兩句他明寫心中的感受，既然做官會受到這麼多的限制和困難，他為什麼不要棄官去追求他一心嚮往歸隱田居的生活呢？「富貴耀吾前，貧賤獨難守」從東坡之前的詩作可知：就是為了錢啊！讀到這邊，讓我越發的喜歡東坡的平實和直白，原來這樣的一位大詩人、大文豪也和我們凡夫俗子一樣，同樣會為了「方孔兄」和生活而必須去做身不由己的俗事雜務！所以他就和我們一樣，要在不如意的生活中找到心靈的寄託，他的寄託就在於聞道佛法，並藉以沉澱自己的心靈，這種沉澱會比年少時更加透徹，這種沉澱不僅是從波濤中安靜下來，更是從污濁中過濾清澈。蘇軾和蘇轍的兄弟之情是在這兩組詩中貫串連著的，蘇軾自注「堪笑」兩句：「子由聞餘下獄，乞以官職贖予罪。貶筠州監酒。」在此又可以看出兄弟兩人的情感之深摯，這種情感即使在今日也一定是為人所讚揚和欽羨的呀！
《初到黃州》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
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箏香。
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
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
    東坡初到黃州，在經過烏台詩案的生死交關之後，雖然被貶至充滿瘴癘氣的黃州，但胸懷廣闊的東坡仍可以從其作品中看到他獨有的豁達和幽默。「禍從口出」不只是古人，也是現代人經常會面臨到的麻煩，說出去的話就有如潑出去的水，是再也沒有辦法因為後悔而收回了！從小我就常常被告誡要謹言慎行，說話前要先想一想再說出口，雖然我還沒有東坡一般驚濤駭浪的人生歷練，但從平時的生活經驗中，還是多少體悟出了這麼一個道理；然而東坡雖然深知這個道理，他卻無奈自己的心直口快、直舒胸臆的個性，所以認為因為一家大小幾口的生計和他那無所忌怕的坦蕩不忌口，而遭致老來事業的荒唐和荒涼，曾聽一位老師說過：「東坡的人生是既擁擠而又荒涼。」到了黃山之後，他因為心靈的自由和舒坦，所以感受到的是黃州自然景色之美，雖然自嘲著自己的仕途坎坷，卻也透露出他對於自己文采的自信，雖然窮困的生活並不好過，但我之所以如此喜愛東坡，就是因為可以看到他面臨著和我們一樣的人生無奈時卻依然能夠履險如平地，遇到困頓時仍可以泰然自若、處變不驚，這種處事態度和人生智慧不就是東坡最讓人佩服的地方嗎？
《贈劉景文》
荷盡已無擎蓋雨，菊殘猶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此詩作於元佑五年(1090)冬天，藉由荷、菊、橙、橘這些美麗卻有節氣的事物來代稱一年四個季節，雖然在詩中提到了四個季節，但是主要是想要告訴劉生光陰流逝，雖然過程中會伴隨著美好的事物，但隨著時間總會消逝轉眼成空，所以希望劉生可以好好的把握年歲中美好光景，末待無花時才來，卻只能空折枝。我覺得此詩最可愛的地方是在第三句的地方，「一年好『景君』須記」，此兩字雖然是我斷章取義，但卻讓我覺得語有雙關，似乎是東坡直接對著劉生所說，讀來十分生動活潑。
    元佑雖可說是蘇東坡仕途上最風光的階段，但在烏台詩案之後，東坡已經有想要有個家可以讓自己和家人安定下來的想法，誰知才欲在荊南買房子，又被高太后下詔招回朝廷；東坡再度回到朝廷任職，雖然仍有滿腔熱血抱負，但是官場中鉤心鬥角，黨派鬥爭、權謀利害的關係複雜、險阻，讓東坡雖「公亦奮勵有當世治」儒家入世有所為的抱負，夾在新舊黨爭你死我活的鬥爭裡，想要為民請命的抱負根本無從施展，於是本來就埋藏在心中深處那份想要歸隱田居的心，在元佑時期的詩作中又可以看到。東坡無法在政治上發揮心中的理想，所以他也把自己注意力放在了美的事物上，在這段期間最多的作品，多為和文人雅士一起琢磨好馬山水、字畫樂音、賞花遊寺等唱和應酬之作，這首詩亦是如此，但是東坡的唱和應置之作往往不單純是寫景詠物，他會加入自己的懷抱和情感，這使得他即使是酬唱應制之作也可以看出他腹中淵博似海的學問與深度。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參橫鬥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
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
    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在這首詩的前段，我覺得自己可以看到東坡那種看開一切的道家意識，平浪無波的海面反映出了他在當下的心境，雖在「空餘」一句東坡道出自覺愧對孔夫子的濟世之志，但在下一句卻馬上翻轉到世事已矣，無須再汲汲營營強求君子仁義之道的
老莊思想，提醒自己要「忘得失、齊榮辱」。雖然如此說，但他卻還是放不開手，「九死」一韻道出了東坡複雜的心靈雖受老莊思想深深的影響，但骨子裡的他卻仍是個穿著永遠也無法脫去的「儒衣冠」的儒家知識份子。
    這首詩作于元符三年(1100)，因哲宗病危，大赦，故東坡得以渡瓊州海峽返廉州任官，他回憶起這一輩子風光入朝、鋃鐺入獄、屢遭貶謫的大風大浪，感歎光陰飛逝，也明白此生所遭遇的許多困苦和磨難似乎要告一個段落了，這時東坡已經六十五歲了；六十五歲在現代都是可以退休的日子了，當然在古時宋代更可說是很大的歲數，這時的東坡已經開始回顧自己的人生：從杭州通判，到他擔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他從沒忘記要為民請命，為百姓謀福利，遇到乾旱，就開倉救濟；遇到洪水大患，就興修水利，為人民的生活改善盡了許多心力，因此深受百姓們的愛戴。然而集真實和飄逸於一身的東坡之所以複雜，是因為他有著融雜著儒家和道家的人生哲學。活了一輩子，雖然能夠讓他暢快施展長才抱負的時候並不多，但那些成就不僅造福了百姓們，也都是讓他十分引以為傲的功績啊！所以他才會在這首詩的最後寫出「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這樣對自己充滿自信的句子吧！
   《潁州初別子由二首》 
征帆掛西風，別淚滴清潁。
留連知無益，惜此須臾景。
我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
念子似先君，木訥剛且靜。
寡詞真吉人，介石乃機警。
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嗟我久病狂，意行無坎井。
有如醉且墜，幸未傷輒醒。
從今得閒暇，默坐消日永。
作詩解子憂，持用日三省。
近別不改容，遠別涕沾胸。
咫尺不相見，實與千里同。
人生無離別，誰知恩愛重。
始我來宛丘，牽衣舞兒童。
便知有此恨，留我過秋風。
秋風亦已過，別恨終無窮。
問我何年歸，我言歲在東。
離合既迴圈，憂喜迭相攻。
悟此長太息，我生如飛蓬。
多憂發早白，不見六一翁。
    東坡和弟弟的感情之好，到今天仍為人所稱頌，兄弟兩人在踏入仕途之後，不論遇到多少快樂和悲傷，一直是互相扶持、彼此鼓勵這樣一路走來。從兄弟倆在詩作中的和詩和贈詩的數量，可以看出他們兄弟倆的聯繫有多麼的密切而不間斷。從內容來看，更是不難發現其中感人深摯的情感和關懷。蘇轍視蘇軾「如兄如父」對於這個才氣縱橫的哥哥，他是既佩服又敬愛；而東坡對於這個在他背後全力支持他的弟弟，也是十分珍惜重視。
     所以在元佑六年(1091)，弟蘇轍除右丞，任翰林承旨，數月後東坡自請外出，知潁州，元佑時東坡雖然受高太后之命返朝任官，但是朝中新舊黨爭、派系分明，東坡有志不得伸，在無法施展抱負的情況下他自請外調，此時的東坡已經五十七歲了，所以他對於這次和弟弟的分離感概良多，想著此次分離之後也許沒什麼機會再和弟弟見面，完成他們少時的約定，他不禁道出「我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東坡知道自己常口無遮攔，行為無所顧忌；而弟弟卻是木訥剛靜有如父親蘇洵，由此詩中可看出他對弟弟的評價是非常高的，他的情感有如滔滔江水源源不絕般的傾瀉，所以接著寫他對於要和弟弟分隔兩地，不能相見的痛苦和悲傷。中間有他對於人生的體悟「悟此長太息，我生如飛蓬。」
    詩體一路從古詩、樂府、絕句到律詩，體制的限制和講求都是越來越嚴格的，雖然詩歌的聲韻之美和對仗用點的巧妙是讀詩的大樂趣，但是像東坡一般直書胸臆的詩讀來也是真情流露、情感豐沛，令人讀來好不暢快啊！東坡的詩讀來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他的形式多采古詩體制，「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答謝民師書〉）
這是東坡自言他下筆用字的自由、不受拘束。
    《洗兒戲作》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元豐六年（一○八三）九月二十七日，東坡為朝雲所生最小的兒子蘇遯作此詩，當時小孩在出生三日或滿月時會有為其沐浴，並寄予祝福的習俗。從這首詩可以看到東坡寫詩的一大特點：「嬉笑怒駡之詞，皆可書而誦之」《宋史．蘇軾傳》這首詩不僅表達出了父母親對於孩子的期盼，但又害怕孩子因為太過聰明伶俐而招治災禍的矛盾，更可看出東坡對於朝廷官吏「愚且魯」的譏諷。身為父母親，對於孩子的期望當然都不低，總是希望孩子可以超越自己的成就，由此可看出東坡是經歷了多少的災難和波折所以寫出這首詩啊！
    這次來交流，我感受最深的就是父母和兒女之間的扣連，在各個旅遊勝地，常常看到父母親和孩子一齊出遊，孩子不論是小孩、青少年，或是已經在職場中工作的，都可以看到他們和父母親一同遊山玩水、摯手散步這樣讓人感動的畫面；這樣的景況當然在臺灣也是有的，但是通常是當孩子仍在國小階段，或是未成年時期，當我們到高中以後，會和父母一起出遊的青少年已是大大的減少了！這樣的發現，讓已經離家在外將近一個半月的我份外的想要在此時握緊父母的手，和他們一起在西湖邊散步，一面分享我在杭州所感受到的水色柔美之景和親子間那種幸福的氛圍。
《百步洪》
　　王定國訪余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佇立于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為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逾月，複與參寥師放舟洪下，追懷曩遊，已為陳跡，喟然而歎。故作二詩，一以遺參寥，一以寄定國，且示顏長道、舒堯文邀同賦雲。 

　　長洪陡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
　  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磋磨。
　　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
　　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
　　四山眩轉風掠耳，但見流沫生千渦。
　　險中得樂雖一快，何異水伯誇秋河。
　　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念逾新羅。
　　紛紛爭奪醉夢裡，豈信荊棘埋銅駝。
　　覺來俯仰失千劫，回視此水尚委蛇。
　　君看岸邊蒼石上，古來篙眼如蜂窠。
　　但應此心無所住，造物雖駛如吾何！
　　回船上馬各歸去，多言嘵嘵師所呵。
    此詩在元豐元年(1078年)冬天作，蘇軾于徐州任上，百步洪在江蘇徐州是東南二裡左右，由此詩的用字可以感覺到此水的洪流湍急，在如此險急的水流中乘舟而行，中間的文字的形容藝術實在高妙，他的詩作一路讀來，可以看到東坡是多麼會運用動物的具體形象來描寫他所想要表達的心情和事物，隱微、直接又生動。讀這首詩就讓我想起了白居易的《琵琶曲》，白居易用了很多具象的事物來描寫琵琶聲音是如何的圓潤和快急，東坡也同樣運用了許多比喻來形容水勢是多麼的湍急。「豈信荊棘埋銅駝」引用《晉書‧索靖傳》的典故，道出東坡對人間世事變化無常的感慨，但在最後四句也可以看出東坡看開人生豁達開闊的心境。
  我曾讀過林語堂先生的《蘇東坡傳》，他說：「自古以如此多的英雄豪傑、風流文人，其中他最為欣賞的莫過於是東坡這位文學藝術的巨擘。」蘇東坡詩詞文書畫無一不精諳，其涉略之深廣，至今仍讓人感到讚歎不已。我認為蘇東坡的了不起在於他的作品大氣而細膩，每每可以讓讀者在品吟他的文學作品時，可以在創新的語詞典故中見到平實真摯的情感，直白的情緒表露在他的作品中處處可見，讓人覺得東坡不僅僅是一位文學藝術成就非凡的文化創造者，更是一位可以從日常瑣事教導我們做人處事道理的睿智長者。
結論：
    東坡詩的內容十分豐富，當中我最喜歡的部分是他的抒情詩，不論是借景抒情，還是用典抒懷，他總是可以深刻而獨到的巧用典故，他不是每個寫作的技巧都用的高深艱難，使得人難以捉摸；他的詩讀來別有一番味道是因為他時而暢快痛書，時而含蓄收斂的那種情感，讓人在吟讀的時候，更可以透過反復琢磨感受到他當下那中不吐不快卻又擔心著禍從口出、招致災禍的心情。這樣的東坡不就和我們相似嗎？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理想，期待著一天能夠發揮自己的能力去實現抱負，不過現實生活中卻總是會充滿著障礙和阻力，將你向後拉扯，或使你停滯無法向前，這不就是人生嗎？東坡將他人生每一刻所發生的事和他的心情都用文字記錄的下來，也許所遭遇的事情不儘然相同，但是人生的滋味，我們不得不承認東坡比我們要多太多倍的去體驗和感受，我們讀起他的作品自然也因心有所感而更加的津津有味！
    在報告的最後我想要附上一首我自己寫的《晨遊西湖有感》作為結尾：
   《晨遊西湖有感》
濛濛戶外鵝黃繞，翠翠青山都廈邊。
且走蘇堤涼意沁，又見保俶霧雲穿。
天開曙照金黃灑，影動魚遊綠荷纏。
東坡西湖名久聞，我今幸可望湖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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